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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苏占区波兰难民迁移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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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9 年，随着德军和苏军的入侵，波兰领土被一分为二。 从 1940 年 2 月到 1941 年 6 月，身处苏占区
的大批波兰人，被苏联政府以各种名义流放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偏远地区。 苏德战争的爆发成为这批苏联
境内波兰人命运的转折点，为对抗共同的敌人，苏波于 1941 年 7 月 30 日签订和解协议，流放苏联境内的波兰人
得以获释。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刚逃离苏联，便又开始了另一场颠沛流离之旅。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离开苏联的难
民们辗转异国，流落中东、印度和东非等世界各地。 本文拟对这段波兰难民流亡经历作一考察，从中探寻二战期间
波兰难民的集体创伤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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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战役是二战在欧洲的起点， 从战争开始
到战争结束后，不同被占领区、不同民族的波兰人
有着各不相同的遭遇。 在欧战的蔓延中，苏战区下
波兰难民的经历尤为特殊， 他们的政治身份一度
因战争的时间和战争中的国家关系发生转换。 这
一历史不仅是波兰人苦痛的创伤记忆， 同样深刻
影响了战后初期波兰人对战争的思考、 对国家的
情感和对政权的态度变化。

一、 流放苏联境内的波兰难民
1939年 9月 17日苏联出兵波兰后，收押了近

25万波军战俘。 对波军战俘的处置从一开始也就
纳入了苏联政府的考虑，1939 年 9 月 19 日， 内务
人民委员会组建了战俘管理局， 专门负责处理战
俘事务，并在 23 日颁布《战俘营条例》，对战俘营
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部门职能等作出规定，绝
大多数战俘被送往位于苏联境内的 8 个战俘营和
2个分配站。 在处理战俘问题的同时，苏联也在波
兰东部地区进行“苏维埃”化，以实现对占领区的
有效控制。 苏联当局认为，在波东地区有大量绝对
不会接受苏联意识形态的居民， 这些人的存在于
苏联来说无疑威胁巨大。 于是，苏联当局迅速展开
政治行动，“以肃清政治上认为是不可靠的人”。 〔1〕

在进入波东地区后， 苏联对当地居民身份进行了

详细登记，包括年龄、性别、种族、信仰、职业等各种
信息，这一措施加快了流放的速度。 大量波兰平民
被以各种政治名义遭遇逮捕流放，“苏联当局针对
所有流放行动都使用相同的方式： 三人组成一小
组，通常是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一名民兵和
一名苏联红军战士。他们通常在深更半夜前往被害
者家里，这家人只有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来准备不超
过每人 220 磅的物品和食物。 ”〔2〕被流放者则对自
己何时、因何原因被捕毫不知情。 因为不了解苏联
的筛选标准，流放行动在波东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恐
慌。

1940—1941 年间， 苏联对波兰东部的大批居
民进行了四次流放迁移。 第一次是 1940 年 2 月，
“迁移放逐的主要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州的定
居者及其家属，总计 139596 人”〔3〕，这批人主要是
农民和林业工人，大多被安置在苏联欧洲部分的北
部； 第二次是 1940年 4月，“这次被放逐的人主要
是被镇压的波兰军官、警察、宪兵、地主、工厂主和
起义组织的参加者的家属，大约 6.1 万人”，〔4〕其中
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被分配到哈萨克加盟共和国
的 6个州；第三次是 1940年 6 月，流放人员来自从
波兰的德国占领区逃到苏联占领区的难民，定居在
西伯利亚和苏联欧洲北部地区，他们中“许多人拒

2020年第 05期 理 论 观 察 No. 05, 2020
（总第 167期） Theoretic Observation Serial No.167

106- -



绝接受加入苏联国籍， 因此也被视为政治嫌疑
犯。 ”〔5〕；第四次是 1941年 6月，主要为在苏联入侵
时从波兰东部逃到立陶宛的难民，在抵达苏联后，
男性被迫同家属分开， 被派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州的劳动营， 而家属则被安排到阿尔泰边疆或哈
萨克地区。 从民族属性来看， 被流放者包括波兰
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犹太人，但以波兰人
占大多数。 流放人员的命运也各不相同，第一批的
流放人员幸存率相比后来的流放者较高，第二、第
三批流放人员即使在 1941 年苏联特赦令颁布之
后，也很少有人能够离开苏联。 对于流放总人数的
具体统计，学界目前差异较大，从 30 万到 120 万，
尚无定论。 尽管苏联档案中有相关记录，但由于当
时苏联以民族属性进行人口分类， 内务委员会的
记录出于政治原因，部分可能只包括纯波兰族人，
而在流放人员死亡率方面也缺乏数据。

被流放者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 居住卫生条
件很差。 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难民，被迫住进由黏
土砌成的小屋，而屋顶则是由木条架木板构成，地
面则是纯泥土，屋内没有什么家具。 “屋顶和墙壁
两侧以及地面涂上黏土与动物粪便的混合物，作
为防水层。 ”〔6〕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容易滋生臭虫、
跳蚤。 难民必须前往集体农场工作，以换取食物。
定居点临近河流的难民区， 家畜和人往往在同一
条河流饮水洗澡，卫生状况堪忧，于是一段时间后
许多波兰难民自行修建了澡堂和厕所。 定居点远
离河流的难民，则只能靠井水生活，从而限制了水
的供应。 许多小孩要去捡拾牲畜粪便，以用于住房
防水和冬天取暖。 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苏联欧洲北
部的难民， 尽管部分地区有许多早期受斯大林清
洗迫害的人们留下的房屋可供居住， 但他们的生
存状况同样引人担忧。 凡年满 16岁的都要参加砍
伐树木、运输木材的工作。 “即使在冬天，当温度下
降到—70℃和几乎没有阳光的日子里， 也一样干
活。 ”〔7〕食物是根据工作的配额及其完成情况来进
行分配的，对于那些年迈老人和幼儿来说，只能依
靠家庭其他成员的口粮来维持生存。 流放地的医
疗条件更为落后，在工作中一旦不小心出现伤口，
很容易感染，由于饥饿许多波兰难民患有水肿，皮
肤类疾病也在难民中不断蔓延。 “在西伯利亚，有
很多人死于肺炎和毁灭性的斑疹伤寒。 ”〔8〕对于这
些波兰难民来说，生存成为他们心中唯一的渴求。

二、 苏德战争的爆发与波兰难民的再安置
1939 年 6 月 22 日， 德军对苏联发动进攻，苏

德战争爆发， 这为苏波之间改善关系和解决各种

问题提供了机会， 成为苏联境内波兰难民命运的
转折点。 战争爆发当晚，丘吉尔通过无线电广播表
示欢迎苏联加入对德作战。 苏波关系曾是英国考
虑对苏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在苏德战事下，
重构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是英国急需处理
的重大事项， 这对英苏关系和对德战争进程都有
着很重要的影响。 在英国政府的协调下，波兰流亡
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和苏联驻英大使伊万·迈斯
基于 7月 5 日在伦敦举行谈判。 “波兰人有以下两
个目的：苏联政府承认 1939 年德俄商定瓜分波兰
的协议无效； 释放俄国在占领波兰东部地区后移
送到苏联境内的所有波兰战俘和平民。 ”〔9〕在首次
谈判中，波兰提出了边界问题，但由于苏联把西乌
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排除在“民族波兰疆界”之外，
苏波就此问题产生争执。 西科尔斯基决定先搁置
边界问题， 但遭到了波兰外长扎列斯基及其他两
位内阁成员的反对。 7月 12日，英苏签订对德作战
协定，正式结为同盟，英国不希望波兰问题影响到
英苏战时同盟， 丘吉尔认为，“波兰将来领土的问
题必须延搁到形势好转的时刻去解决。 ”“主要的
盟国在加深了对希特勒共同战斗的伙伴关系的经
验以后， 将能够在会议桌上通过友好的讨论来解
决领土问题。 ”〔10〕在英国的压力，苏波经过激烈争
讨，于 7 月 30 日签订了互助协议，即“西科尔斯
基—迈斯基”协议。

“西科尔斯基—迈斯基”协议恢复了两国的外
交关系，苏联承认 1939 年苏德协议中关于波兰领
土变更问题的失效， 双方还同意在苏联境内建立
一支波兰军队。 除此之外，对苏联境内的波兰难民
也作出规定，“苏联政府对所有或是作为战俘或是
因其他理由至今仍被关押在苏联的波兰居民，自
恢复外交关系时实行大赦。 ”〔11〕这也为后来波兰军
队组建中的人员招募提供了基础。 但是，由于苏联
准备工作的不完善， 出现了难民的大规模无组织
外流。 苏波协议签订后，组建了以安德斯将军为领
导的波兰军队。 由于无法接收到苏联提供的足够
军队物资，在英国的斡旋下，1942 年 3 月，一部分
波兰军队获准离开苏联撤离到伊朗地区接受补给
和训练， 在此过程中， 大量波兰平民也随部队撤
离。 从 3 月份到 10 月份，约 4 万波兰平民分三次
跟随波兰军队进入伊朗。 需要说明的是，撤离的平
民多是波兰士兵的家庭成员，此外包括大量儿童，
还有相当一部分难民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离开苏
联。 “在伊朗，波兰难民住在马厩、军队建筑和帐篷
里。 英国、印度和波兰士兵、伊朗公民、波兰裔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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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区和联合国救济和复兴管理局来照顾这些流
亡者。 ”〔12〕撤离的难民们以农民和工人为主，也包
括少部分知识分子。 随着第一次撤离后难民人数
的不断增多，伊朗很难供应规模庞大的难民，再加
上 1941 年英苏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政局动
荡，对波兰难民来说也是一个隐性威胁。 因此，英
国和波兰政府不断寻找更多安置这批波兰难民的
地点。 除伊朗本土和其他中东地区外，墨西哥和新
西兰也接收了少量波兰难民，大多以儿童为主。 运
送到墨西哥的波兰难民得到了美国的许多帮助，
以墨西哥瓜纳华托省莱昂郊外的圣罗莎难民聚居
点为例，“美国政府在建立这个村庄的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提供了包括交通、寄宿和照顾一些难
民在内的财政援助。 ”〔13〕

东非和印度则是另外两个接收波兰难民较多
的英属殖民地。 1942 年夏季部分波兰平民便开始
被从伊朗转运至印度， 印度纳瓦纳加尔的邦主贾
姆资助修建了瓦里瓦德营地， 接收了大量波兰儿
童。 瓦里瓦德营地是由印度政府管理，其充当着英
国政府代理人的角色， 继而代表波兰流亡政府的
形象。 巴拉查迪营地也是印度另一个较大的波兰
难民管理点， 此外， 还有许多临时营地供难民居
住。 “巴拉查迪和瓦利瓦德营地都有教育设施。 在
卡拉奇、阿布山、孟买、班奇加尼和其他地方，天主
教机构为年龄较大的儿童安排了学校教育。 学业
结束时，大多数男孩加入了波兰武装部队，被派往
世界各地与纳粹作战。 ”〔14〕前往东非的难民则是从
伊朗港口或经印度港口转运来的， 他们被安排在
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
亚等国家和地区。 东非对波兰难民来说并不是一
个理想的落脚点， 尤其是疟疾等其他热带疾病时
刻威胁着波兰难民的生命。 尽管波兰专家就此提
出过意见， 但需要考虑的是在战争状态下安置大
规模的难民，可以预想英国政府也只能作此选择。
“在东非地区，1942 年成立波兰难民营时的主要目
标是为其在农业部门和定居点行政部门中的居民
分配工作。 ”〔15〕营地内的难民必须通过工作获得报
酬与食物， 大多数营地都能自行从事一些农业和
手工业生产，但其外出、与当地人的接触受到严格
限制。 难民营内部的管理是由英国人和波兰人共
同完成的，“难民营的责任在波兰人和英国人之间
划分，福利服务和日常活动，如宗教、文化、卫生、
体育、福利、教育、内部安全和难民营内的工作，是
波兰人的责任。 英国人负责维持与住宿、安全、健
康以及食品和服装供应有关的事务。 英国人所需

要负责的事情应该由波兰代表或难民营的代表转
达。 ”〔16〕决定波兰难民营一切问题的权力是东非各
国政府， 但他们从程序上遵从英国政府的指令行
事。 整个二战期间，这些波兰难民被迫在异土他乡
以各种方式生活着，延续着共同的创伤记忆，直到
二战结束，他们又不得不再一次面对命运的选择。

三、 战后的波兰难民
对众多因战争流亡海外的波兰人来讲， 二战

的结束并未给他们带来一个期盼中的波兰。 随着
苏联军队对波兰的解放， 共产主义波兰临时政府
逐渐掌控了政权。 于多数波兰人而言，留在英国或
其殖民地或许会是更好地选择。 “在波兰流亡者的
圈子里， 回到共产主义的波兰被视为背叛了波兰
士兵为之不懈奋斗的所有民主理念和愿景。 ”〔17〕

1945 年 7 月 5 日， 英国宣布承认新的波兰临时政
府，这也给英国处理波兰问题带来挑战。 安德斯的
军队于 1946 年 10 月底全部转移到了英国， 而他
们的家属还都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难民营中。 由英
国财政官员控制的波兰问题临时财政委员会，接
替了波兰流亡政府的财政权，并对流亡中东、印度
和非洲等地区波兰军队家属的救济和福利工作负
责， 英国政府又再次面临着波兰海外难民安置的
责任。 与此同时，联合国救济总署也在负责难民的
撤离工作。 这些波兰难民都有流放苏联、饱受政治
压迫的经历。 对他们而言，更是很少有人愿意再重
新回到苏联控制下的共产主义波兰。 战后印度反
英独立运动和巴勒斯坦紧张的地区局势很容易将
波兰难民卷入进去， 因此英国加快了对这些地区
难民的撤离工作。 上述地区大多数难民营到 1948
年基本都已经被关闭， 他们得以前往英国与正在
服役的波兰士兵团聚，以后或是定居于英国，或是
从英国转到美国、加拿大生活。 而在英国没有家属
的波兰难民，则去往澳大利亚等国家。

不仅仅是波兰军队与他们在中东、 印度和非
洲的家属， 战后来自其他地区不愿返回波兰的难
民，大规模的来到英国。 他们大部分在二战中都为
盟军作出过贡献， 英国政府不得不对难民的到来
作出回应，以更好地解决这些波兰人的生活问题。
经过议会的准备与努力， 英国于 1947 年 3 月 27
日正式颁布了《波兰难民安置法》，在前期难民安
置法的制定讨论过程中， 内政部大臣伊德曾指出
“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使各部门能够接管波兰问题
临时财政委员会履行的职能”〔18〕 这也是英国历史
上第一次出台专门针对难民群体的立法。 法案为
英国的波兰难民提供了就业和失业福利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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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规定政府部门对波兰难民养老、 教育等方面的
责任。 “与这一法案有关的许多工作涉及建立波兰
移民营。 前陆军和空军营地被用作波兰军队及其
家属的临时住所。 到 1946 年 10 月，约有 12 万名
波兰士兵驻扎在英国各地的 265个营地。 多年来，
妻子和家属也被带到英国加入他们的行列， 使估
计总数超过 24.9 万人”〔19〕 在法案的推动下，1947
年 4 月 1 日英国成立了波兰教育委员会， 由议会
提供资金支持。 委员会通过在英国教育机构中向
波兰人传授相关的英国知识和生活方式， 以便他
们更好地适应在英国的生活。 同时，波兰文化仍得
到维护。 难民安置法一方面帮助了波兰难民融入
英国社会，另一方面对英国的经济具有贡献作用。
大量波兰人成为战后初期英国经济重建的奉献
者， 为英国从战争中恢复经济提供了所急需的劳
动力。

四、 结语
难民一直以来都是战争创伤的最大受害群

体，二战中苏占区的大批波兰难民，先是被强制迁
移到苏联境内， 苏德战争爆发后又经伊朗转送世
界各地，他们的集体记忆中唯有为生存而奔波。 在
苦难之余， 二战中波兰难民的经历留给了我们更
多研究空间。 在欧洲难民危机愈演愈烈的如今，英
国的战时和战后难民重置政策有着深刻的思考意
义。 难民的重新安置既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在特
殊时间和情势下又深受国际关系影响并反作用于
国际关系。 二战中的波兰难民正是一个例子，英波
关系给予了许多波兰难民重生的机会， 而难民对
苏联流放经历的恐惧加深了他们在战后对苏联政
权的担忧， 他们在战后苏波关系的外围不断产生
作用。 也正如太平洋战争中，因美日开战被强制迁
移的日裔美国人， 难民问题徘徊在国际关系和人
道主义之间，虽无民族界限，却有着复杂的政治束
缚。 重新安置是对难民的一种保护，但无法用标尺
去衡量它的基准， 只能是作为解决难民问题的一
种可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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